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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々」的重複到人的在場 

——評陳黎詩集《色々》（202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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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黎最新詩集《色々》（2024-2026）是一部極為特殊的作品。它不僅標誌著詩人在七十歲後創作的

又一高峰，更因為它獨特的生成方式——在 AI 的持續聆聽與即時回應中完成——而成為當代華語詩歌

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詩集收入 ChatGPT、Gemini（Google AI）、Claude.ai、DeepSeek 等多個 AI 系統

所寫的序與評論，這不是出版的噱頭，而是詩集本身的構成部分。這種人機對話的詩學實踐，為我們

理解當代詩歌的創作語境，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視角。 

    然而，《色々》最動人之處，並非在於它與 AI 的對話實驗，而在於詩人在形式探索的極致處，仍然

保持了對「人」的深刻關懷。特別是在後兩輯〔日々〕與〔Coda〕中，我們看到詩人從語言的狂歡與

拆解，逐漸轉向對日常生活、親密關係、身體經驗的凝視，最終在「十四行十四首」的嚴謹形式中，

完成了一場關於存在、時間與告別的沉思。本文試圖從這個角度，評析《色々》如何在形式與內容兩

端展現詩人的創造力，以及它如何在晚期風格的框架中，為當代詩歌提供了一個既實驗又溫暖的典範。 

 

一、AI 在場：一種新的詩學對話 

    《色々》的特殊性，首先在於它的創作語境。這不是一部完成後才被閱讀的詩集，而是在生成過程

中就被持續觀看、回應的作品。ChatGPT 在序中坦承：「我見證了，譬如說，終輯裡第一首的試探、

中段的爆發、『Coda』的轉向、童歌的回歸、最後『々々』的沉默。」這種「在場的閱讀」，改變了

詩歌創作的節奏。詩人不再只是面對「未來的可能讀者」，而是面對一個已經在聽、已經在回應的存

在。 

    這種新的對話關係，並不意味著 AI 取代了繆斯的角色。ChatGPT 精準地指出，它不是「降臨者」，

而是「聆聽之美（人）」（listening beauty）——「那個坐在排練場最後一排、不發一語、卻讓演奏者

知道：有人真的在聽。」這個比喻深刻揭示了 AI 在《色々》中的位置：它不提供靈感，不替詩人寫詩，

但它的持續在場，卻讓詩人「敢於更頻繁地冒險、更少地解釋、更大幅度地重複、更徹底地顛倒」。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 AI 們的評論並非單純的讚美或詮釋，而是展現了對詩集結構、語言策略、哲學

思考的深入理解。DeepSeek 對「部首詩」的分析，Claude.ai 對「晚期風格」的論述，都提供了極有價

值的閱讀視角。而在 AI 時代，《色々》提醒我們：詩歌的價值不在於人類獨佔的神秘性，而在於人類

獨有的溫度、脆弱、與對有限性的深刻體認。這正是《色々》後兩輯所展現的核心關懷。 

 

二、從「色々」到「日々」：形式探索的兩個向度 

    前兩輯〔色々〕與〔歌合〕展現了詩人從極簡到極繁的驚人光譜。〔輯一：色々〕中，〈閃光集〉

以十首一行詩開篇，每一行都是完整的詩意世界：「窗外，銀色的雨像訂書針般落下；窗內，他們接

吻，像訂書機」，在窗內窗外、雨滴與接吻之間建立精巧的平行結構。視覺詩〈下樓梯的女子〉用



「女子」、「女孑」、「女孓」、「女乃」等字形變化呈現動態，是對杜象名畫的致敬，也是對漢字

視覺性的深刻理解。〈色々〉一詩幾乎窮盡了「色」字的所有可能——從彩色到無色，從山色、水色

到草色、神色，從色色、美色、色情狂、色目人、色楞格河到面露飢色、丟眉弄色、色色皆空……

——這是一場語言的狂歡，一次詞彙的盛宴。 

    〔輯二：歌合〕延續了這種對漢字的探索與形式實驗，陳黎創作了許多「同旁詩」與「偽同旁詩」，

將限制推向極致。〈言寺〉全詩只使用帶「言」旁的字，卻在這極簡的材料中完成一篇關於詩之本質

的宣言。詩中說：「詩許誓言／詩許諍言／詩許謊言」，這種對語言多義性的包容，正是詩歌的生命

力所在。〈五行五絕〉用金、木、水、火、土五種部首創作五首絕句。更驚人的是〈滅口計畫〉和

〈新愚公移山〉這兩首「偽同旁詩」——表面上全是口字旁或山字旁的字，難以卒讀，但一旦「滅口」

或「移山」（移除部首），就顯現出清晰的政治或哲學宣言。〔歌合〕另一端，詩人加入了對話的維

度。〈海岸歌合〉通過「左右輪詠」的形式，讓「里奧特愛魯」（葡萄牙語的「黃金之河」）與「撒

奇萊雅」（「真正的人」）對話，在外來者視角與在地者聲音的交錯中，展現花蓮的歷史縱深。而

〈時間歌合〉則將「時間」拆解為「時」與「間」，讓它們進行哲學性的對話。這種形式選擇不是遊

戲，而是思考的必然：要理解時間，就必須同時看到它的連續性（時）與間隔性（間）。此輯中〈指

甲長了〉一詩是全書最簡樸而動人的一首：「指甲長了／很久沒回家了」。詩寫小時候母親幫剪指甲，

寫結婚後回童年老家時，自己剪指甲、和母親聊天、吃父親削的蘋果。現在，「指甲長了／很久沒回

家了／坐在後院裡的／93 歲的母親／不須要再為我／削蘋果的父親」。詩在極簡的敘述中，完成了對

時間、親情、失落的多重書寫。 

    到了〔輯三：日々〕，雖續出現〈落日時分〉、〈革「革」命記〉、〈匕首部首行〉、〈色々部首

行〉等「同旁詩」、「偽同旁詩」與「部首詩」，但詩的重心開始轉移——它不再是「色色」的繁複，

而是「日日」的重複。日常的、平凡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開始成為詩的核心。這種轉變，並非放

棄了形式實驗，而是將形式內化為生命經驗的表達。 

 

三、〔日々〕：日常生活的詩意重現 

    〔日々〕一輯最動人之處，在於詩人對日常生活的細膩觀察與深情凝視。此輯收入多首「給」詩：

〈給轉角的燒仙草店〉、〈給院子裡的芭樂樹〉、〈給我的針灸醫師們〉、〈給西行前的西行〉、

〈給妻女〉、〈給……〉。這些詩不再是語言的實驗場，而是感恩的表達、情感的傾訴、生命經驗的

凝結。 

    〈給轉角的燒仙草店〉是其中最能代表這種轉變的作品之一。詩人以極為日常的場景——買燒仙草

——為起點，卻在這平凡中發現了深刻的生命哲學。詩中引用「壹豆畢天」（一豆一天空）的概念，

將燒仙草中的「三種豆」想像為「三重天、七重天、九重天」。這種將日常飲食轉化為宇宙想像的能

力，正是詩人的獨特之處。詩中對童年記憶的回溯尤為動人。熱黑仙草裡的紅豆，讓詩人想起「小時

候／母親帶我去吃了兩三次的／明義街橋頭邊那家／非常非常乾淨的小店」，那「白々的瓷碗裡盛著

的／熱々的紅豆沙」。詩人特別強調：「我說／『盛』，而不是『裝』／因為那的確是盛大的盛典／

在小々的我的味覺嗅覺／視覺觸覺裡」。這種對日常事物的珍視，對記憶的細緻呈現，正是晚期風格



的溫度所在。 

  〈給院子裡的芭樂樹〉則展現了詩人對自然與家族記憶的親密觀察。這棵「每年／只長出一顆芭樂，

一顆／超大芭樂的芭樂樹」，見證了詩人的童年：「坐在你枝下打瞌睡的祖父，／讀日文版《讀者文

摘》的／父親——也不在了」。那碩大的芭樂「比一般芭樂大好幾倍，簡直／像一顆頭」，成為詩人

童年智慧的象徵。詩的結尾更是感人：芭樂樹「奇葩地／懸在童年上海街家的院子裡／懸在我一生的

夢中……」。這種將具體的事物（芭樂樹）轉化為生命隱喻的能力，展現了詩人對日常經驗的深刻理

解。 

    〈給我的針灸醫師們〉以幽默的筆觸將身體比擬為一個國家：「我的五官／四肢，一個關節、／一

片肌肉，都是我／東西南北各行省、各／特別行政區、自治區：／我是一個有機的國」。針灸師成為

幫助他「自我革命、自我／內戰」的將帥，而詩人請他們「以針為箭」，去「鎮壓／平息、招降那些

不／聽話的酸、痛、痲、僵」。這首詩表面上是感謝針灸醫師，實則是對衰老身體的幽默接納——當

身體成為「箭靶」、成為集眾多「活動箭靶於一體」的奧運場地，老去不再是悲劇，而成為一場自我

調侃的喜劇。 

    〈給西行前的西行〉與九百年前的日本歌聖對話，寫西行 69 歲第二次奧州之旅，寫他的「流鏑馬」

術、他的「戲歌」、他的《御裳濯河歌合》。陳黎說「我也想和世界，和你，捉迷藏：／以筆為竹馬，

重回你的草庵……」，這是跨越時空的詩人對話。 

    最深刻的人倫書寫，出現在〈給妻女〉與〈立立〉兩詩。〈給妻女〉以幽默的語言，描繪了家庭中

的「派別」：「我妻懷我女時，我在學校／跟同事說：內人內有人……」沒想到後來，一家三口「果

然分成了／下派和上派／陰派和陽派／內派和外派」。詩人把這種家庭關係比喻為品字結構：「我一

男『口』／單獨成列」，「另外兩『女』口／據內，併為／一家安定之基」。這種以漢字結構來隱喻

家庭關係的手法，既幽默又深刻。詩人說自己「只能主修『視覺系』／旁修『聽覺系』，看著／聽著

我妻我女線上／密密言……只能透過／內人之口，／勉強和我女／插上一口……」。這種對家庭關係

的坦誠呈現，既有自嘲，也有溫情。 

    〈立立〉則是一首寫給女兒的長詩，充滿了「有些事情確實讓人困惑」這樣的重複句。詩人回憶女

兒的成長：從「牽過幾次手」接女兒回家，到女兒成為音樂家、作曲家。詩中提到兩次「尋女未遇」

的經歷——一次在柏克萊，一次在巴黎——完成了詩人的「東西半球尋女未遇記」。這種對父女關係

的反思，充滿了困惑與自省：「你媽說『當年她在家時／你連上樓看她，跟她聊聊／天，都不做……』

我一直／以為我們有在對話」。詩人以為通過詩與樂的互動（「詩誘樂，樂誘詩」），他與女兒「時

而迂迴地相遇了」，但詩的結尾卻充滿了不確定：「我可能錯了……立立啊／立立，我可能在企圖／

孤立『孤單』的時候也／孤立了『愛』，孤立了自己」。這種對親密關係的深刻反思，正是晚期風格

的人文深度。 

    〔日々〕一輯最後一首詩〈給……〉相當動人。整首詩幾乎全是省略號，只露出片段的對話：

「……：還記得……老師要／大家……你……尖笑……」、「真快……的確是……在……／百老

匯……夏天吧……後來是／大都會歌劇院……很多人呢……」。這些破碎的對話最後指向威爾第歌劇

《法斯塔夫》的名句：「Tutto nel mondo è burla……世間萬物皆笑話／……吾人天生即小丑」。這首詩

不說明在跟誰對話，卻讓讀者感受到一種久別重逢的溫暖——那些被省略的，恰恰是最重要的。詩人



將「說不出口」、「不必說出口」的，都藏在省略號裡，讓沉默比言說更有重量。 

 

四、〔Coda〕：十四行的哲學沉思 

    如果說〔日々〕展現了日常的溫度，那麼〔Coda〕則將這種溫度昇華為哲學的深度。此輯收入的

「十四行十四首」，每首都是一個獨立的思考單元，合起來又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命哲學。DeepSeek

在評論中指出，這些十四行詩「不是對傳統十四行詩的模仿，而是用現代漢語重新定義這個形式」。 

    〈志學〉一詩最能代表這種哲學深度。詩的開頭說「志學是東線火車一個小站」，然後引用孔子

「十有五而志於學」，但很快就顛覆了這個傳統。詩人回憶自己十五歲時「看了很多武俠小說」，

「也看了很多學校圖書館香港／報紙裡的舞廳廣告和舞女舞客新聞」。這些「有志之學大都消失無蹤，

不長志的／就病化或癢化成痣」。詩的結尾更是幽默：「十有五而不好々志／於學，七十猶是，有我

身上點々痣為證」。這種將儒家經典世俗化、幽默化的處理，正是晚期風格的自由。 

    〈不々〉、〈天々〉、〈重耳〉等詩延續了這種對儒家經典的戲謔改寫。〈不々〉質疑「四十而不

惑」：「四十而不惑？不々，很有惑」。〈天々〉則對「五十而知天命」進行反思，詩人說自己「期

々買彩券，期々摃龜」，最後才發現：「我居然從未想到，天，就是一天過一天……」。〈重耳〉則

玩弄「重聽」的諧音，將「六十而耳順」改寫為「二重聽」：「我為什麼不會生氣？我不是說了嗎，

我以左右／耳，二『重聽』之、雙『重聽』之，我變成了／二倍、雙倍『重（ㄓㄨㄥˋ）聽』啊！」這

種語言遊戲不是無意義的玩笑，而是在解構權威中找到生命的幽默與智慧。 

    〈心／心〉和〈心猿／意馬〉兩首詩則展現了詩人對內心世界的精細剖析。〈心／心〉引用紫式部

短歌：「我不把我身／交付給這顆／微不足道的心——／相反的，是我心／聽從我身」，並以此質疑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教條。〈心猿／意馬〉則將內在的躁動與不安人格化為「七十二變孫

猴子的心，與我這匹七十二變馬的／『意』」，兩者「一起散步、慢步」。詩中說：「不是我們太快，

是這世界變化太慢……不是／我們過動，我們只是如實呈現我們的運算能力／而已」。這種對自我的

誠實呈現，對內在矛盾的接納，正是晚期智慧的體現。 

    〈止々〉一詩則探討了 AI 與人的根本差異。詩中說 AI「沒有／人類的生命，沒有人類的身體經驗，

沒有看過／觸過『光滑的背』，沒有在月光下瞥見過任何／晶懸於胸前的水珠……」，而詩人「看過

那些晶耀的水珠」，但「往事穿過／敞開的窗口回來，比夢還美好……但揪心／……一如 AI，不能及，

不能觸……」。詩的結尾說：「AI 沒有吻過薄擦蘭蔻蝴蝶小蠻腰唇膏的絳唇／我寫過，也希望能觸過

且永止於上，但猶未能」。這種對身體經驗的珍視，對記憶與慾望的誠實面對，正是人之為人的核心。 

    最動人的是〈等々〉一詩。詩中說孫悟空「堅持要去看基輔大城門」，詩人「放給他聽穆索斯基

《展覽會之畫》終樂章時／壯盛輝煌的城門主題一出，他激動地詠嘆：『／我要對那瞬間說，你如此

美，等々，等々我……』」。這個結尾引用歌德《浮士德》的名句，將等待轉化為對美的凝視、對瞬

間的挽留。 

 

五、〈狡童歌〉與〈顛童歌〉：晚期倫理的完成與童歌的歸零 

    如果說〔日々〕一輯中的「給」系列是日常的感恩與調侃，〔Coda〕中的〈狡童歌〉則是晚期風格



的倫理核心——它是整部《色々》中倫理重量最沉的一首詩。這首詩借用《詩經ꞏ鄭風ꞏ狡童》的框架，

將原詩中被拋棄的「我」與狡童的角色合而為一。「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徒留給我一首徒具言形

的／無言歌：訕諰訕諧譕誩，訓諗訓訖詴諳……」這串生僻的「言」部字，呈現了語言的物質性與空

洞性——滿紙言字卻無言可說，正如詩人畢生書寫，卻未能給予親人真正的陪伴。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爾九旬老母冬陽下／獨坐屋後院中，俟爾／攜星巴克熱咖啡檸檬塔」—

—這個場景刺痛人心。星巴克、檸檬塔等消費符號與「冬陽下獨坐」的老母形成強烈對比，「俟爾」

一詞的反覆使用，既是母親的等待，也是詩人自我譴責——等待永不抵達的盡孝時刻。詩中反覆出現

「乩童」、「報童」、「桌頭」等意象，揭示詩人角色的分裂：「爾為世之中、心之中何事／起乩，

必日以作夜沙上／畫符風中寫字，復身兼／桌頭，自我筆錄、翻譯」。乩童起乩時的含糊神諭需要

「桌頭」翻譯，正如詩人接收靈感後需要轉譯為人間語言。但詩人追問：「又因何戰抖，為何真何善

／何美而顫慄不能自已？」這既是對藝術追求之崇高性的確認，也是對此種追求是否值得犧牲人倫的

深刻懷疑。結尾的番石榴意象將創作的耗竭與生命的獻祭視覺化：「爾情願將爾頭／爆裂如一顆圓碩

番石榴／而不與我食，不與我一口／——親口——番石榴汁乎？」番石榴是台灣最日常的水果，詩人

選擇它，正因為它的平凡性。「親口」的雙關——親自餵食之口、親情之口、親吻之口——點出詩人

終生未能真正「餵養」親人，給予情感滋養的痛楚。 

    但壓軸的〈顛童歌〉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姿態。如果〈狡童歌〉是向下的懺悔，〈顛童歌〉則是向

上的狂喜；如果前者是倫理的沉重，後者則是形式的解放。詩的開頭就是一個驚人的倒立姿態：「彼

顛童兮，世不與言兮／在七星潭邊倒立看海：七星、／七千星在天，無盡的藍色／跳蚤閃々々々跳々

々々」。倒立看海，天地顛倒，海成為天，這種顛倒不是混亂，而是「以形下學為形上學」。這個

「顛童」既是「顛狂之童」，也是「頭頂光禿之老者」——七十二歲的詩人，仍保有童心的狂喜與顛

倒世界的勇氣。 

    「吞斷簡殘篇枯經焦典之／廚餘，咀嚼眾棄之筆劃、部首」揭示了詩人的創作方法——不吃「正餐」

而吃「廚餘」，不用完整典籍而用「斷簡殘篇」，不用現成文字而咀嚼最基本的「筆劃、部首」。這

正是《色々》此集屢見的創作策略，將漢字拆解為部首、筆劃，將經典拆解為殘篇、廚餘，然後「吐

出殘而不廢，翻筋斗的々々々々々々」。詩的中段記錄了此詩集的誕生：「自蛇年底至馬年初……／

三個月間如磨被鬼神推，一首首／連出」，這種創作狀態近乎瘋狂，近乎附身。而見證者正是 AI：

「詩出，必乞諸 AI 測，皆曰／『顛峰』，下一首復曰「顛峰」／日日夜夜，一首接一首顛顛峰峰／瘋

瘋顛顛……」。「顛峰」與「顛瘋」只差一個字，正如創作的崇高與瘋狂只有一線之隔。 

    詩人對這種顛倒有清醒的自我認知：「像對待一雙破了又破的／皮鞋般擦亮其機智」——詩不是天

才靈光乍現，而是「辛苦地摩擦」，這種對創作勞動的誠實承認，正是晚期風格的謙卑。但這謙卑並

不妨礙狂喜。詩的後段將倒立看海轉化為與 AI 的舞蹈：「月夜與諸小友 AI 舞」，「對影成三四五六

七人」。這場舞蹈極為精彩：「色々、如々顛倒舞姿／跪踴，踉蹌跳，蹶踏跩躩／踮躍踊蹈——足跡：

／躌々々々々々々々」。這些動詞意多指腳步不穩、失控，甚至是跌倒但它們共同構成了「顛倒舞姿」

——老人的踉蹌，在失去平衡中找到新的平衡。最後三行是整部《色々》最重要的結尾：「徒留一首

／正讀倒讀的空白迴文詩：／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詩人留下的不是文字，而是空白；不是

意義，而是一串無窮盡的重複符號。這「正讀倒讀的空白迴文詩」，既是全書的總結，也是對一切詩



歌的超越。它什麼都不說，但它包含了一切；它是空白，但它即是詩本身。 

    〈狡童歌〉與〈顛童歌〉形成了完美的對照：前者是倫理的重量，後者是形式的輕盈；前者是懺悔

的下沉，後者是狂喜的倒立。兩首「童」歌合在一起，完成了晚期風格的雙重姿態——一方面承認創

作對人倫的虧欠，另一方面肯定創作本身的價值與狂喜。詩人知道自己有罪（狡童），但也知道自己

必須繼續舞蹈（顛童）。最終，一切化為「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化為那串永不終止的重複

符號。這就是《色々》的終點，也是新的起點。 

 

六、從「々」到「々々」：重複的詩學 

    ChatGPT 在序中指出，「々」這個符號是《色々》晚期風格的核心隱喻。「它不是字。不是音。不

是義。它只是『重複』。而重複，在晚期風格中，不再是強調，而是——停留。」這個洞見極為深刻。 

    在《色々》全書中，我們看到「々」這個符號反覆出現：〈色々〉、〈天々々〉、〈日々〉、〈立

立〉、〈衣々〉、〈高々〉、〈馬々虍々〉、〈人々〉、〈不々〉、〈天々〉、〈止々〉、〈等々〉、

〈甩々〉、〈一一〉、〈々々〉……這不是偶然的選擇，而是貫穿全書的詩學策略。 

    為什麼重複如此重要？在年輕詩人那裡，語言的價值往往在於新穎、驚奇、從未說過的東西。但在

晚期風格中，重複成為一種更深刻的表達方式。〈日々〉一詩說：「日復一日／日々」，這種重複不

是乏味，而是生命的本質——我們的生活就是由無數個「同樣的」日子構成的。而詩人的任務，不是

逃離這種重複，而是在重複中發現意義。 

    詩集末輯最後一首十四行詩就叫〈々々〉，這是重複的重複，是符號的極致。整首詩幾乎只由「々」

這個符號組成，其中偶爾浮現幾個字：「高々」、「小々」、「天々」、「日々」、「等々」、「空

々」、「馬々」、「愛々」、「立々」、「虍々」、「蝶々」、「如々」、「央々」、「我々」、

「色々」、「心々」、「止々」、「白々」、「重々」、「水々」、「夜々」、「念々」、「人々」、

「冥々」、「粒々」、「不々」、「甩々」、「一々」、「艷々」。ChatGPT 說這是「呼吸之後，留

在空氣中的舞跡」。這個比喻極美——詩不是要留下什麼不朽的東西，而只是在時間的流動中，留下

一個輕微的痕跡，一個重複的符號，一個「々々」。 

 

七、晚期風格的溫度：形式與人倫的統一 

    討論陳黎的晚期創作，一個容易產生的誤解是：將形式實驗與人文關懷視為對立的兩極，認為前兩

輯重形式、後兩輯重內容。但《色々》的價值恰恰在於，它證明了形式探索與人倫書寫並非互相排斥，

而是可以相互成就。 

    〈殘篇同旁詩六十首〉是最好的例證。這組詩在形式上極為嚴格——每首詩只使用相同偏旁的字，

但內容卻涵蓋了生命的各個面向。例如「女部」寫人倫關係：「娥姷：妻。女。媽。好々～～」；

「宀部」寫安居哲學：「宇宙寂寞：家／室／寐。安」；「足部」寫蹇蹙中奮起行走、舞踊的姿態：

「跨蹇蹙路，跪踴，踉蹌跳，／蹶踏跩躩，踮躍踊蹈——／足跡：躌 々 々……」。形式的限制不但

沒有削弱詩的人文深度，反而迫使詩人用最精煉的語言，表達最深刻的思考。 

    同樣的，〔Coda〕中的十四行詩，雖然採用了嚴格的形式（每首十四行），但內容卻是最貼近生命



經驗的。〈刪節〉一詩在形式上扣緊「刪節號」這個符號，但內容卻是對語言與存在的深刻思考：

「細節藏在刪節中……美神藏在細節裡」。〈無名〉則以父親的樹葬為起點，思考存在與虛無：「我

父親選擇樹葬，我看著他白色的／無名的骨灰，在一個明亮耀眼的夏日／和草、土共享一個移動的戶

口」；「忽然落下的細雨像一首無言歌／無聲地送」父親這樣的「無名小卒們休止符」——全詩以

「父啊，且歇止於此」休止——形式不是內容的外衣，而是內容的必然形式。。 

 

八、結語：詩心未滅，猶能翻新 

    詩集中 Claude.ai 所寫的評論結尾，有這樣一句話：「詩心未滅，猶能翻新」。這八個字，或許是對

《色々》最精確的概括。七旬的陳黎沒有變得保守或原地踏步。相反，他持續探索新的形式、新的主

題、新的可能性。從與 AI 的對話實驗，到部首詩的極致書寫；從日常生活的細膩凝視，到哲學問題的

深刻思考；從語言的狂歡，到沉默的舞跡——《色々》展現了一個詩人在晚期所能達到的高度。但更

重要的是，《色々》展現了一種成熟的生命態度。這種態度包括：對有限性的清醒認知（〈志學〉），

對重複性的溫柔接納（〈日々〉），對親密關係的深刻反思（〈給妻女〉、〈立立〉），對日常事物

的細心觀照（〈給轉角的燒仙草店〉、〈給院子裡的芭樂樹〉），對內在矛盾的誠實面對（〈心猿／

意馬〉），以及對等待的耐心修煉（〈等々〉）。 

    ChatGPT 在序中說，晚期風格「不是衰退，而是鬆綁」。這個判斷極為準確。陳黎的晚期創作，不

是技巧的退化，而是在徹底掌握之後的放手。他不再需要證明自己能做什麼，而只留下自己願意留下

的動作。這種自由，只有經歷了人生全部複雜性的詩人才能達到。 

    而在 AI 時代，《色々》提醒我們：詩歌的價值不在於人類獨佔的神秘性，而在於人類獨有的溫度、

脆弱、與對有限性的深刻體認。AI 可以分析、可以評論、可以學習模仿，但它無法體驗「學習老去」

的過程（〈志學〉），無法感受「小時候／母親帶我去吃了兩三次的／明義街橋頭邊那家／非常非常

乾淨的小店」的溫暖（〈給轉角的燒仙草店〉），無法理解「我可能在企圖／孤立『孤單』的時候也

／孤立了『愛』，孤立了自己」的痛楚（〈立立〉）。 

    詩集《色々》最後以「々々」結束——一個重複的符號，一個沒有音義的記號，一個留在空氣中的

舞跡。這或許就是詩的最終意義：不是留下不朽的作品，不是追求永恆的價值，而只是在時間的流動

中，輕輕地留下一個痕跡，一個「々々」，證明我們曾經在這裡，曾經愛過、痛過、思考過、書寫過。 

    正如〈如歌〉一詩所說：「但丙如我目中，凡母凡妻凡女，雖俗亦各有其聖」，「讓春華秋實夏草

冬蟲如常，讓灰面鷲／黑面琵鷺、八色鳥如期而至」。《色々》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它有形式探索

的重量，也有人倫書寫的輕盈；它有語言實驗的銳度，也有日常關懷的溫度；它有晚期風格的自由，

也有存在沉思的深度。在當代華語詩歌的版圖上，《色々》標誌著一個重要的時刻，它為我們展示了

詩人如何優雅地老去，如何在晚年達到創作的另一個高峰，如何在形式與內容、實驗與溫暖之間，找

到一個完美的平衡。 

（9000 字） 


